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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David d eSilva博士关于伪经的教学。这是第 1 节，概述。

如果您是新教徒并且点击了此演示文稿，那么您已经值得庆贺了。

新教徒尤其需要克服相当多的偏见，才能研究伪经并开始了解其中的内容。首先，我要说的是，伪经，即构成伪经的书籍，只是犹太文学的一小部分，写于旧约和新约之间，即公元前 400 年至公元一世纪之间。除了伪经中的文本外，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其他作品，例如收藏中的数十本书籍，这些书籍在有限的圈子里被称为伪经，还有死海古卷中的书籍，特别是死海古卷中的非圣经书籍。

更不用说约瑟夫斯和斐洛的著作以及其他类似的文献。因此，有大量的犹太文献来自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段时期。而伪经之所以被认定为一个合集，只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的阅读习惯。

正是由于教会几个世纪以来对这些文本的挑选，我们才得以谈论伪经。现在，鉴于这些做法，从新教的角度来看，“伪经”一词指的是那些属于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旧约但新教徒不认为是旧约一部分的书籍。伪经一词来自希腊语，意为隐藏之物。

因此，显然伪经反映了新教徒对这些文本的看法。在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中，同样的书籍被称为次经，或者简单地被称为旧约的一部分。次经一词（第二正典）并非用来暗示二流正典，而只是在犹太教徒、新教徒、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同意将书籍作为旧约的一部分之后出现的正典。

换句话说，虽然这组著作的出现时间较晚，但仍然构成了正典的一部分。次经并不暗示它比其他正典书籍低劣，就像申命记并不暗示该律法陈述比出埃及记中许多相同材料的早期陈述低劣一样。现在，我已经提到，新教徒往往必须克服相当多的偏见才能阅读这些书籍或认为他们应该关心这些书籍的内容。

和我讨论过伪经的许多人似乎都抱着这样的假设，即这些书已经经过基督徒的检验，被发现有缺陷，并理所当然地被从正典中剔除，因为它们没有内在价值，甚至有害，会扭曲和歪曲读者对真理的理解。有时，这只是许多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和其他基督教教派的挥之不去的偏见的结果。那些书是他们读的，不是我们读的。

我自己对伪经的体验有些不同。我是在圣公会长大的，在全世界的圣公会中，我们能够将这些书视为既不是圣经，又不符合圣经的书籍。我们甚至可能在教堂里听到一些这样的文本，意识到它们不是圣经，但也意识到它们是教会传承下来的传统的一部分。

我自己也惊讶地发现新教改革者对这些书的推崇。马丁·路德（我们将在后面的讲座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马丁·路德对这些书的评价很高，以至于当他出版德语圣经时，他翻译了这些书。如果你的目标是让你的教区居民停止阅读文本，你就不应该翻译它们，并将它们翻译成他们的德语母语。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当他出版德语版《圣经》时，他将伪经从《旧约》中分离出来，并将它们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这表明它们与《圣经》不相上下，但他翻译它们并将它们放在《圣经》中这一事实也表明，他认为这些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有用的，值得一读。同样，英国宗教改革对伪经也采取了这种温和的立场。

在圣公会的 39 条基本信仰信条中，一方面，伪经显然不应被视为正典，但另一方面，伪经却被推崇为生活和礼仪的典范。就连瑞士改革家乌尔里希·茨温格利和约翰·加尔文也高度推崇这些书籍，在他们的白话圣经中提供了这些书籍的译本，并称赞它们包含许多真实和有用的内容，但这些内容是翻译的。并非所有内容都是真实和有用的，但很多内容是真实和有用的。

因此，一方面，他们被推崇。另一方面，他们也谨慎行事。但让我们诚实一点。我们基督徒阅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非正典文学，其中大部分可能比伪经的错误还多。

例如，我想起了我上一份来自基督教书籍经销商的目录。里面有很多东西。说实话。这与我们称之为圣经的书的简单启示相差甚远，比你在伪经中找到的任何东西都要远。

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整个教会（我指的不仅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甚至古典改革者）的见证是，作为新教读者，我们应该不辞辛劳地阅读《伪经》，甚至在阅读马克斯·卢卡多、乔伊斯·迈尔斯、TD·杰克斯或其他任何人的最新著作之前阅读它。现在，让我们在这个介绍性讲座中一起简要思考一下这些书来自哪里。它们都是犹太文本。

有些书来自犹大，写于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100 年之间。但有些书来自犹太人散居中心。有些书可能来自亚历山大或叙利亚和西里西亚附近的地方，即现在的土耳其南部，当然还有现在的叙利亚，那里有大型犹太人社区。有些书也可能来自东方散居地。

这些书都是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写的。因此，我们在这个系列中收集了来自整个犹太世界的犹太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无论是我们所说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还是更大的地中海或黎凡特地区。

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所有次经都来自公元前 300 年左右，如果说得更宽泛些，可能是公元前 250 年到公元 100 年之间。因此，我们确实有了一些代表性的窗口，可以了解在旧约和新约之间这段时期，当时犹太世界的犹太教是什么样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之所以将次经作为一个集合来讨论，唯一的原因是基督教会几个世纪以来的阅读习惯。这些书籍及其在基督教会中的地位，正如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探讨的那样，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基督徒总是在问我们是否应该遵循犹太教正典，新教徒遵循犹太教正典，即第一世纪人们所列举的 24 本书的较短正典，但我们列举的方式不同，因为我们将所有小先知书分开计算，还有其他的。或者我们应该包括他们没有但早期基督徒发现有用的书吗？并且显然将其作为资源。所以，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基督教的阅读习惯，即使它们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也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收藏，我甚至可以说，我从大量的犹太文学作品中选择了这些文本，因为它们对基督徒来说特别有价值，值得了解和阅读。

伪经里有什么？我们发现这些书属于各种体裁和文学类型，其中一种特别有代表性的体裁是圣经故事的扩展和复述。我们会发现一本书，现在被称为《以斯拉记上》，它基本上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复述了我们可以在《历代志下》以斯拉记的末尾和《尼希米记》的一章中读到的材料。所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顺便说一下，复述圣经故事，是这一时期流行的一种文学类型。

我们还会发现新教经典中的不同版本。例如，伪经中就有不同版本的《以斯帖记》。新教徒熟悉的版本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而来的，比希腊语版的《以斯帖记》短得多。

因此，在《伪经》的一些版本中，我们会将其视为《以斯帖记》的补充，这些补充材料只是被抽出来并呈现出来。但这有点误导，因为整本《以斯帖记》在希腊语中是不同的。在阅读新教徒熟悉的《以斯帖记》后，你会惊讶地发现，《以斯帖记》是一本多么虔诚的书。

上帝、祈祷和犹太人虔诚的标志贯穿希腊文《以斯帖记》，而不仅仅是在附加章节中。人们还会在《伪经》中找到更厚的《但以理书》。也就是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是恢复了删除场景的《但以理书》版本。

这本书以犹太少女苏珊娜的故事为开端，她遭到腐败法官的威胁。还有丹尼尔揭穿两个外国邪教的故事，即对贝尔的崇拜和对龙的崇拜。这本书，以及丹尼尔三世的故事，即三个年轻人在火炉中的故事，都以一些美丽的礼拜诗来扩展。

首先，亚撒利雅的嘴里吐出了忏悔的祷告，然后三人都吟诵了一首长长的感恩诗篇。还有一些其他的扩展，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受圣经故事启发的文本。例如，玛拿西的祷告，这是一首美丽的忏悔诗篇，当然，灵感来自犹大历史上最坏的国王玛拿西的故事。

因为他们的罪行，《申命记》对犹大的诅咒已无可挽回，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及其圣殿的蹂躏就是明证。然后，在 150 篇诗篇中又添加了第 151 篇，其中大卫生命中的其他情节也获得了礼拜仪式般的时刻，即他被选为战胜兄弟和击败歌利亚。伪经中包括两本非常重要的历史书。

这是马加比一书和二书。这些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见证，见证了公元前 175 年至公元前 141 年犹太地区发生的动荡和史诗般的事件。在这一时期，犹太人的身份问题被摆到了台面上。

我们是否会继续遵守托拉，保持独特、与众不同，并处于我们霸主落后人民的眼中？还是我们会被同化，并通过变得像其他国家一样，将自己置于国际地图上？这也是以色列在被外国统治了大约 400 年后，在哈斯蒙尼王朝统治下再次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间短暂，约为 80 年，哈斯蒙尼王朝因领导马加比起义而闻名。所以，这两本书中的事件确实对犹太人的身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故事中出现的那些挑战和选择以有趣的方式在两约之间和新约时期的其余部分中重复出现。

例如，您可能熟悉公元一世纪犹太历史中的奋锐党，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暴力抵抗运动马加比起义所表现出来的对《托拉》的狂热。这个系列中还有许多智慧书籍，如果我们要扩大范围，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指导性书籍。也许伪经中最具影响力和最重要的书籍之一是本·西拉的智慧，有时也被称为《西拉书》或《德训篇》。

这是一本非常冗长的材料集，与《旧约》中的《箴言》非常相似，但显然更加完善。例如，《箴言》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离散的格言，而《本西拉》则主要由五到十节的训诫组成，其中许多训诫的核心都在《箴言》中。因此，《本西拉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公元前 200 年左右以色列智慧传统的后期发展。

还有一本书叫做《所罗门智慧》。本·西拉智慧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 200 年基于耶路撒冷的智慧，而《所罗门智慧》向我们展示了基于流亡犹太人的智慧，时间大概在公元前 50 年到公元 30 年左右。这本书的年代很难确定。

许多学者会说《所罗门智慧书》向我们展示了埃及犹太人的智慧，甚至可能是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社区的智慧。我们还发现了一本名为《巴录书》的书，据说是耶利米书的抄写员所写。《巴录书》是一部有趣的流派拼贴作品。

它的一部分是忏悔仪式，一部分是智慧诗，一部分是关于锡安的困境、耶路撒冷的困境将在上帝美好的未来中得到扭转的预言。我们有一本很短的书，叫做《耶利米书》，在较早的伪经集中，它只是《巴录书》的最后一章。《耶利米书》基本上是一篇反对偶像崇拜的长篇大论。

它的目标很简单：让那些生活在偶像崇拜者中间的犹太人免受看到周围大多数人从事这种崇拜并可能被吸引加入他们的影响。也许我在想，他们那里有什么我应该更宽容甚至接受的东西？我们还会发现可能最好被描述为哲学论文的东西。也许甚至技术术语也是宣传话语，这意味着一种宣传特定哲学的话语，宣传特定的生活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以希腊哲学话语易于理解的方式宣传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还发现了许多我称之为励志小说的作品。这些是《托比特书》、《朱迪思传》和《马加比二书》。

托比特讲述了一位流亡犹太人的故事，他在亚述征服期间被掳到尼尼微，并让我们了解了他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但更重要的是，它讲述了一个虔诚的生活方式及时得到神的帮助和拯救的故事。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一扇了解那个时期伦理道德的绝佳窗口。

《朱迪思》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故事。《朱迪思》讲述了一位女性利用自己的特殊魅力拯救村庄免遭尼布甲尼撒将军霍洛弗尼的围攻的故事。书中充满了历史错误，几乎让古代读者惊呼这是一部虚构作品。

这是虚构的。但即使在虚构中，故事也表明，上帝的荣耀将通过任何上帝可以使用的载体来证明。尽管这么说，但即使是女人的手，也是性别歧视的。

这似乎是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上帝甚至会通过女人的手来拯救。第三，马加比将我们带回到流亡时期，特别是埃及领土上的希腊国王托勒密在耶路撒冷遭到拒绝后，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的困境。

这只是上帝拯救那些忠于盟约之人的另一个故事，即使正是对盟约的忠诚使他们与世俗当局陷入困境。现在倾向于印刷的次经集还包括一部启示录，即第二以斯拉记。当然，我们将在未来的讲座中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但《以斯拉记下》实际上是三本不同书籍的综合文本。它的核心是一部犹太启示录，也称为《以斯拉记第四》，写于公元70 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书中探讨了各种问题：当上帝允许以色列、耶路撒冷及其圣殿被那些远不如犹太人关心上帝和律法的人摧毁时，遵守律法的意义何在。这是一种论证，即“我知道我们很坏，但他们更坏”。

你怎么能让他们践踏我们？你怎么能让他们，罗马人，继续繁荣昌盛？因此，在以斯拉和一位名叫乌利埃尔的天使的对话中，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结果是，尽管国家遭遇不幸，但遵守托拉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进入永生的方式重新成为唯一明智的前进之路。现在，我想说，伪经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收藏，所有基督徒都应该阅读、熟悉甚至深入研究。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收藏。

它不比《新约》长。所以实际上，一个人可以在 30 小时内读完《伪经》，或者如果一个人要花 40 个小时，他可以慢慢地、非常仔细地读完。这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不算什么大投资。

但即使没有别的，我们可以说，次经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两约之间犹太教的宝贵窗口。我认为这对研究新约的人来说至关重要。一个比喻可能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教会历史专家，从教会的起源到宗教改革，但对之后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么你如何理解现代教会的状况呢？你可以理解，至少可以。但如果你只了解 1500 年前的教会历史，你就会犯很多错误。你会对 21 世纪突然发生的事情做出很多假设。

但是，如果你知道 1500 年至 2000 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你就会更清楚地看到 21 世纪基督教从何而来，它借鉴了什么，什么是新的，以及什么后来变得不那么新了，以及你有什么。你会明白，你会有一个基础来理解你在 21 世纪基督教中看到的许多紧张局势，而这些紧张局势在 1500 年之前是没有的。总而言之，我认为伪经，以及更广泛的第二圣殿犹太教，填补了这一基本空白，如果我们研究新约，它使我们真正看到犹太教如何发展到教会成长的这一阶段的全貌，以及早期基督徒在努力应对和寻求如何激励信徒对第一世纪的挑战做出忠诚回应时借鉴了什么。

因此，这是了解两约之间犹太教的窗口，其中最重要的是该时期的历史。在这方面，我提到了《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这是了解律法和契约神学发展的窗口。

看到旧约中已经明确阐述的圣约神学如何适应、维持，并在面对某些经历时得到巩固，从而使圣约神学得以延续，这确实令人惊叹。例如，当遵守圣约似乎真的导致经历圣约的诅咒时会发生什么？不是长寿和祝福，而是短暂的生命和酷刑致死。当犹太人的经历如此时，我们如何仍然确认申命记及其承诺？伪经让我们了解犹太人如何理解这一点，并能够回答这些挑战，从而重申申命记及其历史观是生活和决策的有意义的框架。

我们从这些文献中获得了了解犹太人与外邦人关系的一些非常有用的窗口，坦率地说，这些文献对于公元一世纪的意义远大于征服迦南时期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希腊人和罗马人对犹太人持怀疑态度，他们如何看待他们中间的犹太社区，以及这些犹太社区如何处理这些偏见，并能够抵抗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以保持对祖先方式的忠诚。此外，也许并非偶然，但非常重要的是，由于各种动力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外部世界，犹太社区内部存在着各种紧张关系，同化与保持我们祖先的身份和界限（尽管这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

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窗口，可以了解从流放归来到早期教会诞生的这几个世纪的基本社会实践和文化背景的各个方面。例如，在本西拉书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关于友谊和庇护人-客户关系的窗口，这些关系代表了我们在旧约中可能遇到的事物的真正发展和转变。因此，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一时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日常生活。

也见证了那个时期的虔诚和宗教习俗。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待遵守托拉或圣殿崇拜和祭祀是一回事，因为新约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这一切。从虔诚的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又是另一回事，他们觉得这一切都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

如果我们不以讽刺的眼光看待遵守托拉或圣殿祭祀等，而是从内部人士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的意义，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新约》中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当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例如在安提阿，这关系到什么？所以，除了《伪经》为我们打开了两约之间犹太教的世界之外，我认为它也是基督徒、所有基督徒的必读书籍，因为它为耶稣的教义和《新约》的作者提供了重要的背景。现在，《新约》中确实没有明确背诵伪经中的一段话。

然而，我们在新约圣经和伪经中发现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有些内容不可能来自旧约圣经。这显然是旧约圣经结束以来的新发展。

有足够的共鸣表明，即使新约作者没有直接阅读任何一本次经，次经也为我们提供了进入新约作者也借鉴的更广泛的文化知识、宗教知识和伦理知识的途径。此外，我总是建议我自己的学生阅读次经，因为基督教会在其最具形成性的几个世纪中发现它对其发展和存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非常有价值。无论我们今天对次经的正典地位持何种立场，无可争议的是，次经中的文本在早期基督论或三位一体教义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要了解早期基督教神学的一些基本发展，甚至可以说核心发展，人们还应该了解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在谈论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是谁时所引用的那些文本。此外，人们发现基督徒在他们的护教学工作中引用了伪经中的文本，这些护教学不是针对非基督教犹太人的，而是针对非基督教外邦人的。例如，在《耶利米书》和《所罗门智慧书》中发现的反偶像崇拜论战再次出现在二世纪基督徒的辩护演讲中，如贾斯汀·马蒂尔和阿西纳哥拉等人。

所以，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进入二、三世纪，基督徒面临的殉难越来越多。因此，也许并不奇怪，当时面临迫害的基督徒会从犹太人殉难的故事中寻求灵感。

那些犹太人殉道的故事在《旧约》中是找不到的。它们出现在《伪经》中，尤其是在《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四书》中。因此，这两本书成为非常重要的资源，例如，在塞浦路斯或奥利金的殉道劝诫中，帮助基督徒为了对上帝的虔诚和见证上帝而做出终极牺牲。

最后，人们可以看到，伪经对早期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在东正教教派中尤其如此。例如，《所罗门智慧书》的影响在那里相当显著。

但是，在伪经中可以找到的祈祷和赞美诗，其中有些我应该说，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成为早期基督教礼拜仪式的主要内容。最后，我想说，伪经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伦理和虔诚文献。在这些书中，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例如，活着的意义在于永生，而不是只为今生。

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我在这里指的是所罗门的智慧，例如，最重要的是所罗门的智慧。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定期做出决定。

我们是为了现在的满足而活，还是为了将来上帝对我们的辩护而活？伪经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伪经中发现，伪经有助于我们强化控制和克服冲动和欲望的价值，而不是满足它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全心全意、更正直地致力于实践上帝认可和希望在我们身上看到的那些行为和美德。我们有文本帮助培养宽恕、慷慨和其他类似的关系美德，以及一些个人祈祷、忏悔、悔改、赞美和祈求的优秀例子。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任何类型的基督徒都有充分的理由深入研究次经，不必担心我们会在其中发现什么，只需以我们阅读圣经正典之外的任何内容时所用的同样明智的洞察力来阅读它。如果我们参与其中，我们肯定会在很多方面得到丰富，包括历史、伦理、信仰，以及我们对信仰先驱（从新约的作者开始）从哪里获得灵感和素材的认识。

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关于次经的教学。这是第 1 节，一般介绍。
